[image: image1.jpg]


[image: image2.jpg]


[image: image3.jpg]


[image: image4.png]KM



[image: image5.png]


[image: image6.jpg]




[image: image7.jpg]egangs




[image: image8.jpg]


[image: image9.jpg]









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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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江西九江马家垅劳教所原二大队恶警田本贵，39周岁，一个年轻的生命终因积极追随邪党迫害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迫害正信，遭恶报。2009年6月 3 日零点左右，田本贵开车至永修县途中，冲入大卡车底部，当场死亡。


田本贵任职期间用尽惨无人道的各种酷刑折磨修炼真善忍的人，大法学员曾多次劝其停止参与迫害法轮功，不要充当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打手，田本贵对慈悲劝言不理不睬，依然我行我素，终招天惩。◇








安徽省临泉县工业园区“好迪家私分厂”的建筑工地，一天正在浇筑混凝土的楼梯突然塌了，当场埋了二人，一人是曹某。但当场另外还有一工人叫明安（化名），仅手腕被划了几道伤痕，明安当时被吓呆了，遂立即快速地将压在混凝土下的工友扒出，但人已死亡，情形惨不忍睹。第二天，明安找到帮他办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法轮功学员，感动地连声说：“多亏了你救了我！多亏了你救了我！”该法轮功学员说：“是李洪志师父救了你，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你，要谢谢李洪志师父。”


明安“办三退保性命”的事整个工地都知道了，工人们纷纷找法轮功学员听真相、办“三退”，一个工人说：我们建筑工人整年整月露天作业，风刮日晒，又辛苦，工伤事故频率又高，说不定哪天会出事，我们出来吃苦就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要个“党团队”干什么，一不能挣钱，二不能保命，不如退了保个平安。现在，工人们早晨上班，见面第一句话就互相问：“今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了吗？”











周佐福父子被迫害致死情况介绍








图：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打出中英文“法轮大法好”等横幅








九江马家垅劳教所恶警


田本贵遭恶报车祸死亡





二零零二年六月，在贵州平塘县掌布乡桃坡村掌布河谷发现了“藏字石”，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经专家考察，一致认为：掌布河谷景区“藏字石”上的字位于距今二亿七千万年左右的二叠统栖霞组深灰色岩中。在“藏字石”上至今未发现人工雕凿及其他人为加工痕迹。对此，《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一百多家报纸、电视作了报道，但报道只说“中国共产党”五个字，而绝口不提最后一个最大的“亡”字。 


天然形成的字，按照顺序排列，如此奇妙的巧合，在概率上几乎为零。这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天意！上天在警醒世人—— 天要灭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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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开始弘传的一门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括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人从做好人做起，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往高层次带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从1992年到1999年，中国大陆近一亿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不但使人祛病健身，还让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社会影响非常好。1993年，李先生荣获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1998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详细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目前，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3000多项。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已翻译成3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流行最广的书籍之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可从网上免费下载。◇








法轮功给了一个幼儿全新的生命











【明慧网】江西省瑞昌市法轮功学员周佐福，先后八次遭“六一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和公安局绑架、关押迫害，在马家垅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被恶人掺不明药物到食物中，精神失常，当时体重由进劳教所时130斤减到只剩约80斤，于2007年3月6日六时含冤离世。


周佐福的儿子周志斌，曾任瑞昌市范镇镇财政所所长，被非法劳教一年半，遭受严重迫害，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出狱后伤痛缠身，于2005年5月14日下午六时含冤离世，年仅31岁。


明真相的人都知道周佐福父子是被中共邪党当局害死的。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造谣惑众，称是“炼功炼死的”。周佐福有个当警察的女婿叫柯瑞海，他在任公安湓城分局局长时，曾说其岳父炼法轮功影响他升官，竟然参与对周佐福的监控、拦截进京上访和拘捕。其岳父去世后，他到处散播谎言，说是“炼法轮功炼死的”，连人性也不要了。


周佐福，男，1950年出生，瑞昌市麻纺厂职工。身患难言之疾，尤其是妻子徐莲姣身患绝症——胃癌晚期，医院说她只能活三到六个月。这是其周围人所共知的。一九九七年二月进入法轮大法修炼，几个月后徐莲姣完全康复。23岁的儿子周志斌身体也不好，见法轮功奇效，也跟着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功，后来成了辅导站的义务辅导员。一家四口人除女儿外都炼法轮功。


1999年7月20日，中（转下页） （接上页）共邪党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周佐福受中共恶党人员迫害，先后八次遭瑞昌市“六一零”和公安局绑架、非法抄家、关押、洗脑、劳教迫害。其中第七次是2001年1月26日至4月28日，被非法关押在瑞昌市看守所进行洗脑迫害。长达三个半月之久的迫害，无法动摇周佐福对“真、善、忍”的信念。继而被非法送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劳教三年。在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期间，遭受长期严刑摧残，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2001年4月28日进劳教所时体重是一百三十三斤，2003年4月7日出来时体重降到八十斤，人已变形了。


马家垅劳教所对周佐福长期施行多种酷刑。2002年11月中、下旬，为了提高其“转化”率，劳教所欲将周佐福送进精神病院，就用不明药物掺入食物中进行毒害，导致12月初周佐福被送至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院）迫害（当时劳教所骗他，说是给他检查身体；他也不知那是精神病院），医院拒收，只好再押回马家垅劳教所。自此，周佐福不但身体极度虚弱，而且精神异样。


周佐福原本是吃苦能力和忍耐力最强的一个法轮功学员。学法、炼功坚持的很好，他家在柳湖公园边，就是学法、炼功点。为弘法在财力、精力等各方面全力以赴。2003年4月7日自劳教所释放回家后精神失常的状况日趋严重：晚上整夜站在三楼顶上不睡觉；天气冷时，在室内整夜面壁而站，就是睡觉也不上床，卷曲在地上睡；后来一些日子，一天只吃一餐，食量又很少，且专挑馊饭、剩饭吃，日常生活全反常。尤其是2005年5月14日，其儿子周志斌因修炼法轮功被迫害致死后，精神摧残更大。终于2007年3月6日六时含冤离世。


下面是周佐福生前所述：


在劳教所我被关在2大队3班，由2名吸毒犯人看管我（即为包夹）包夹要我写所谓的“三书”：即不炼功、不洪法、不违反所规队纪。我立即拒绝。包夹要我背80条劳教人员行为规范，我也拒绝，就罚我在车间里蹲腿（即两脚拉开，大腿往下蹲不能与下面小腿接触，中间是空的），手拿80条自己读，我一直没有读，持续了3天，最后班长脚穿皮鞋将右脚抬起使劲踩我双脚十几次，后又用脚搓我双脚趾头数次。大约过十多天后要我学白皮书，其后多次强制性要我学白皮书、多次强制性看污蔑大法电视录相，多次强制性让邪悟者做所谓的“谈心”，要我“转化”（放弃信仰），都遭到我的拒绝。回到三班在号子里坐着，班长、包夹用脚后跟蹬、用拳头打我，身上打肿了就用手指钻，进班天天搞，我的腿天天肿，约持续半个多月，肿得最大时腿和长裤腿一样粗。


劳教所为了强制转化、强制奴役劳动。在7月中、下旬对我进行了两次吊铐，两次都是恶警田本贵（教导员），恶警邓安安（副大队长专管法轮功转化的）指使吸毒犯周光华等包夹实施，吊起来，大脚趾着地，还把地上打了蜡，有时浇水，使大脚趾都点不住地。第二次刚吊上不久，恶警邓安安到场察看说还要吊高，恶人周光华随即加高，我的大脚趾几乎不能着地，靠一只大脚趾点着，另一只脚趾休息，来回轮换艰难度过每分、每秒，手铐全卡在两手腕肉里面。从晚上7点30分到第二天7点都在呻吟着，解铐放下，我两手疼痛难忍，手铐全陷在肉里面，特别右手都变形了，手腕处铐子几乎看不见了，松开时血肉模糊，恶警邓安安见此情况说：“快拿一块布来，把手盖上，别叫女子大队他们看见了。”我说“你们太残忍了”。 


到了车间我看见手铐周边起了许多大泡。但回来后又上铐再吊。八月底这些恶警还指使包夹六天六晚不准我睡觉。后白天奴劳动不算，晚上还要奴役劳动折磨。


我九月中旬从二大队被调入一大队，一去就给白皮书让我看，我不看，就一个人硬性读着，两个人围着不要我走动一步让我听，搞了很多天，我不听。他们就放诋毁大法的录像叫我看，叫邪悟者劝说。由于我坚持“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这一真理。邪恶之徒对我的迫害逐步升级。他们从吸毒犯人里挑最恶的人做包夹，李春伟是全劳教所最恶、最狠毒的人之一，吸毒犯李春伟对我说：吕教导员（吕任奎）说谁转化了你，给我们三个月减期，人家都转了你又何苦不转呢？不说你，所里干部见我都让三分，我打人有的差点打死了，送到医院去抢救，有的打断了几根筋骨。我要叫你周佐福不敢进这个班、睡这个床，见了就有恐惧感。恶警吕任奎（教导员）有一次找我谈话说：“我转化了三、四十人也没遭报。”又一次说：“从现在开始你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意思是要实行酷刑迫害了）。


在恶警钟嘉福（劳教所政委现已调离）、吕卫平（管教科科长）、吕任奎（二大队教导员）等恶警指使下，吸毒犯李春伟还有其他恶人对我进行折磨迫害：2002年7月至12月恶人李春伟对我包夹，特别是后三、四个月，几乎天天折磨我，叫我在铁架床上平躺着，脚是肿的，用手铐将双脚铐死，卡在肉里面一部份，用绳子或用另一副手铐悬空挂在床头横铁杆上双手从头边由栏杆伸出后上铐子卡死，然后李春伟用双手压我的手铐若干次，大约这样压一星期，下星期就是一只脚踩我手上的手铐，也是一星期，最后是双脚踩，整个李春伟一个人全部踩在我手上的手铐上，连续20天左右，每天进班，上铐这样压、这样踩，直到疼得我头上、身上出汗或快休克才停止。但每天铐子是不松开的，最少要铐到晚上10时半，有时到深夜，有时到天亮才松开。一个吸毒犯看到这情形时说：“别说这样铐着你，还要踩、还要压，就是一只脚铐死悬空着也难受，你不如死了算了。”我说：“我们是捍卫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它要怎样搞是它的事，我不会自己去死的”。


每次遭受这样的酷刑的过程中吸毒犯李春伟都要问：“你受得了吗？”那意思是受得了它就（转下页）（接上页）要加大、加强、加长压、踩的力度与次数，受不了就写转化材料。我每天都不理睬它。由于天天折磨、铐子把手卡出血、出水，伤口霉烂的面积也逐步扩大。可见上铐子的紧度、踩压的力度，恶人何等狠心！


有一次，把我双手铐卡死，用另一副铐子将手上的铐子拴在窗子铁柱子上，犯人李春伟把我的头往下压，把身子用力往前拉，并用力摆动，我疼痛难忍，发出呻吟声，犯人李春伟用臭袜子塞我的嘴。我的手被磨得血肉模糊，鲜血滴在窗台上、墙上、身上、地上，这才停止。 


恶人李春伟见我学法，李说读出了声，用两手指并拢戳我的喉部，连续20来天，几乎天天戳，致使我喉部肿大。恶人李春伟有三次在我的双手伤口（两手腕处铐子磨伤没有皮夫约3.5厘米长2厘米宽）还没有愈合的情况下，将铐子卡死。 


恶人李春伟在恶警的指使下，我被罚站、罚蹲几天；有时他们将我的手脚铐上再把我抱起往地上摔；用力猛打我的嘴两次，每次约打一小时；打得鼻子出血两次；经常用拳头打我致命处，如两腋下空腹处、腰、太阳穴；用宽胶带封我的嘴，（从嘴到后脑绕圈封）无论在号子里还是在车间，在众目睽睽之下都经常这样搞；有一次犯人李春伟拔我睫毛、眉毛、头发，我太阳穴处扯下一大块皮后，李春伟就扯下自己几根头发时说好痛啊，并问我：你怎么就不痛呢？


在号子里及车间里对我进行其它形式的吊铐、打骂等无所不为。还有其他犯人对我的折磨迫害：犯人张朝辉在晚上打我的太阳穴打肿为止，天天打或隔天打，连续打了7-8天；用铐子打头的正中心并出血一次；用拳头打我的胸部、两腋下的空腹处、腰部约30下，有一次车间停电（约晚上9时）犯人张朝辉趁机用拳头打我腋下数拳，还用小竹棍打我（双手反铐）的手指节骨头，直到打肿，约打两小时，连续打三天。犯人张朝辉与其他犯人经常用各种形式吊铐我，其中吊铐有两次休克，暴打的过程中有一次昏倒。晚上睡觉都是铐着铐子，手脚各铐在床两头的铁柱上，有时单手、单脚铐，有时双脚各铐一副铐子全卡死。连续15个月（从未间断），即从2001年12月至2003年4月止。 


还有许多大法弟子遭受严重迫害都是劳教所整条系统，由劳教所政委钟嘉福从马三家学来的迫害大法弟子的毒招，由管教科科长吕卫平负责全面铺开，由各大队队长、指导员、警察共同指使吸毒犯大打出手。


从周佐福遭受迫害的情况看，迫害他的恶人恶警何其歹毒！那么严重的酷刑迫害，一般人早已死在劳教所里了，周佐福还是活着走出了劳教所。


周志斌（周佐福的儿子），男，1974年出生。1997年修炼法轮功时，时任瑞昌市范镇镇财政所所长。1999年4月开始，单位领导多次找他谈话，要他放弃当辅导员，放弃修炼法轮功，当时他根本不动心。1999年7.20，中共江泽民集团污蔑迫害法轮功。周志斌于1999年7月21日和12月下旬先后两次进京上访，先后非法被拘留15天和非法劳教一年半。


周志斌在劳教所里遭受了严重的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致使放弃修炼。2002年3月，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入院治疗无效，经过法轮功学员和朋友帮助，逐渐清醒，又从新修炼法轮功，很快病就好了。可是他修炼的阻力和干扰太大，单位日夜监控，不让炼功、学法看书，一次单位发现他看《转法轮》，把书抢走。在家里，有反对他修炼法轮功的姐姐和姐夫（柯瑞海）管着，更无法学法炼功。在他停止修炼法轮功八个多月后，旧病又复发了，最终还是在南昌一医院住了数月离世于病床上。


周佐福和妻子、儿子一家三口人都修炼法轮功，三个人一比较就可以明显看出：周佐福由于遭受那样残酷的精神和肉体迫害，致使精神失常而不炼功，所以身心所受的伤害无法恢复；周志斌由于“610”和公安的严密监控炼不了功，以致旧病复发而无可救了；徐莲姣原是医生判定只能活三到六个月，十多年来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情况下，一直坚持学法、


炼功，至今不但身体健康，还承担着


家庭主妇（照顾女儿、女婿、外孙女）的重担。








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部分酷刑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可使用化名、小名）


* 用海外邮箱发表声明tuidang@epochtimes.com


* 用破网软件登录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001-888-892-8757


* 退党传真：001-510-372-0176


* 可先将声明张贴在适当的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百姓平安的秘诀





为什么三退后只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会得到大的福报呢？就是因为“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在法轮大法遭到强权诬蔑迫害时，您还能明辨是非、支持善良，这就是最珍贵的一念，就会得到上天的庇佑。全国各地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危难时刻化险为夷的例子比比皆是。父老乡亲请您一定要记住呀！◇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日】我丈夫的妹妹，家住黄花店乡，她外孙子从出生一直就不能吃奶，吃点就吐，几次


去天津儿童医院看病，医


院确诊为不治之症，两家人都非常悲伤。 


孩子三个月时，我知道了这件事儿，于是一天中午我就去了外甥女儿家。到那儿一看，孩子的奶奶正在那儿，愁眉不展的，我问孩子怎么样？孩子奶奶说：“我们放弃了，医生都说没希望了。”我告诉她：“给孩子念‘法轮大法好’试试, 说不定还有希望。”孩子的奶奶将信将疑地说：“试试吧。” 


我们进屋里一看，孩子瘦的皮包骨，全身抽抽巴巴的。我不停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孩子的奶奶就给孩子冲一小勺奶粉喂了，孩子吃了没有吐。然后我又回家给请了一本《转法轮》送去，一看孩子有好转，就嘱咐外甥女儿：“每天给孩子读大法书、念法轮大法好。”她们答应了。以后孩子一天比一天好，越来越能吃东西了。过了几天，我又带去师父《广州讲法》光盘。我告诉外甥女儿每天给孩子放师父讲法，外甥女儿答应了。以后孩子越来越好，一天一个样变化很快。


现在孩子已经三周岁了，完全是一个聪明可爱、健康、活泼的孩子，谁看了都喜欢。很多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孩子的全家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我们感谢法轮功、感谢法轮功李洪志师父给了孩子全新的生命！”◇











（明慧记者王枚温哥华报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三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迎来了在中领馆前抗议案胜诉后的首个周末。中午起，许多学员来到中领馆前，拉起了近百米长的“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


过往市民都说很有气势，过往车辆的鸣笛声此起彼落，不断有民众打开车窗，伸出手向法轮功学员挥手、合十及竖大拇指，民众也在为法轮功胜诉感到兴奋和鼓舞。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从二零零一年开始，在中领馆前持续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二零零六年，在中共黑手的干预下，当年的温哥华市长苏利文（Sam Sullivan）以城市及交通附例为依据，向卑诗省高级法院提出请求强制令，撤除法轮功学员的抗议展板，温哥华学员不服，提出上诉。二零零九年一月法庭判决执行市府强制令，温哥华学员再次提出上诉。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卑诗省上诉法院作出裁决，判定法轮功学员胜诉。温哥华市政府利用城市附例禁止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展出揭露迫害的展板，违反了加拿大宪法授予的言论自由权利。


温哥华法轮功发言人张素对上诉庭裁决表示欣慰，她说，这个案子的胜诉意义重大，既曝光了中共对海外的渗透，也是它的渗透政策的失败，为其他国家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加拿大主流媒体《环球邮报》、温哥华《太阳报》、Province、CBC国家电视台、Canada Free Press、维多利亚《先驱者时报》、Global BC、《世界日报》等二十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导，在多家媒体的留言板上，不少加拿大人对这一裁决表示赞赏，并祝贺法轮功学员。加拿大人Drummer Darryl说：“这群人比历史上在这座城市中任何其他和平请愿者表现得都更坚韧。我为这种无论雨雪酷暑都不屈不挠的精神鼓掌。这是一项宪法赋予的权利。我向这些人致敬。”◇





到2010年11月2日，公开声明退党退团退队（三退）人数已超过8323万








二零零九年年初，大连市南关岭监狱组织体检，一百多名警察参加了体检，结果检出各种癌症病患十几人，有人检出癌症，当场就吓瘫在那里。


警察们私下议论，怎么一百多人里就有十几个得癌症的？真是奇怪。


其实并不奇怪。全国各地，象大连南关岭监狱这样集中患绝症或出事故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北京海淀区上地派出所，几年来所内警察接连暴死，人心惶惶，后来该派出所合并到别的派出所了。


   这几年，公安、国安、“六一零”系统人员“因公殉职”和意外死亡率远远高于过去，有的年纪轻轻、身强体壮的却忽得怪病暴死，有的出车祸或蹊跷的意外死亡，死相恐怖；有更多的得了绝症，还有的意外伤残或者家庭遭遇种种不测……。但是，中共邪党为了让这些人死心塌地地为它效命，严密封锁消息。尽管如此，各种非正常死亡的消息仍不时传出，而且出意外的几乎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


























